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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列御寇》记载着这样
一则故事：朱泙漫拜支离益为师，
花费千金，耗时 3年，终于学成屠
龙技艺。可学成后，他才发现世
间无龙可屠，所学技能毫无用处。

庄子笔下的故事，如同一面
穿越千年的明镜，映照出每个求
学创业者必须直面的人生诘问：
我们倾注大量心血所追求的，究
竟是滋养生命的真实本领，还是
为满足虚妄幻想的华丽技艺？学
习本应立足实际、瞄准需求、追求
实效，切忌盲目钻研无用之术，白
白耗费时间、精力与财力。

在古代，墨子注重实用技术，
他提出的“三表法”将学问与社会
需求紧密相连，其发明的守城器
械在抵御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终成一代“科圣”；在现代，袁
隆平毕生钻研杂交水稻技术，常
年劳作于田间地头，使杂交水稻
产量逐年提升，解决了亿万人的
吃饭问题。

事实表明，求学创业的关键，
在于擦亮易被各种光环和迷雾遮
蔽的双眼，看清自己双脚站立的
大地，进而作出去往何处的抉择。
古人提倡“格物致知”，其精髓恰
恰在于通过学习与探索，穿透事
物表象，掌握根本与核心，进而形
成自身特色、实现自我创造；反
之，会遭遇挫折和失败，甚至一事
无成。就像“邯郸学步”的典故，
看到赵国人步履优雅，便费尽心
思模仿“赵式”步法，结果非但未
能掌握新步法，反而忘了自己原
本的走路方式。这无疑是迷失于
盲目追随的又一个“朱泙漫”。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比
朱泙漫面临更多选择和诱惑。各
类“速成”“秘籍”“绝学”层出不
穷，似乎都展示着通往成功的捷
径。于是，不少人急于求成，一会
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到头来
却发现许多自以为或被别人误导
为“热门绝技”“抢手职业”，或名

不副实，或人满为患、难以跻身其
中。也有人一味跟风市场，看见
某领域盈利就投身其中。可折腾
来折腾去才明白，一哄而起的结
果往往是一哄而散，不仅未能收
获财富，反而枉费心力。亦步亦
趋，终究只能吃别人的剩饭，难以
走出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真正的“屠龙之旅”，不在于
寻觅一条外在的“巨龙”以成全自
己，而在于以内在的勇气和智慧，
斩除前行路上的荆棘与迷障；不
仅要诘问“世间有无巨龙”，更要
沉潜自问“我为何而学，应成何种
人”。唯有摒弃“屠龙”式的空想，
立足现实、有的放矢、深耕细作，
才能让学问服务生活、技艺成就
事业，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行稳
致远。

莫让朱泙漫再世
●胡建新

袁了凡任宝坻县知县时，特
意备下一册《治心编》，里面详细
记录了他每天做的善事。

过了一段时间，妻子见袁了
凡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

“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三千之
数得完，今许一万，衙中无事可
行，何时得圆满乎？”

袁了凡早先发愿做 3000件善
事，很快便达成了目标；接着又发
誓，一旦考中进士，就做一万件善
事。后来袁了凡终于考中进士，
补了宝坻县的缺。

妻子担心袁了凡一万件善事
的誓愿难以完成，足见其善良，只
是担心的理由竟是“衙中无事可
行”。这般“衙中无善事可做”的
感慨，出自官员家属之口，让人忍
俊不禁，更对旧时衙门生出无限

联想。
旧时衙门口碑并不好，古谚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
来”，正是讽刺官府黑暗，官员徇
私舞弊、中饱私囊，只认钱不认
理。袁了凡算是难得的好官，但
即便个别好官再努力，也难凭一
己之力扭转官场污浊的风气。

“衙门无善事可做”，袁妻的
这一叹息，声虽弱，却不亚于一记
惊雷，在当今领导干部的耳边炸
响。与领导干部的自觉向善相
比，建立公正的行政体系更为重
要。当寻常岗位上的每个人都无
愧于民、无欺于心时，“衙门”才能
成为百姓愿叩之门、依赖之门。
否则，“无善事可做”终将化作时
代的判词，把那些混官场的官员
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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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阿牛的电话来得恰逢其时。
妻子带孩子回娘家，吴小丁正愁晚饭
着落，这邀约恰似瞌睡遇枕头，他当
即应允。

二人是在市文联作品研讨会上
结识的文友。曾阿牛醉心诗歌创作，
当年正是欣赏吴小丁的发言见解，才
互留了联系方式。

按地址寻至酒店包厢，推门已是
满座。曾阿牛起身引荐：“这位是作
家吴小丁！”吴小丁忙摆手谦辞：“谬
赞了，谈不上作家，只是个文学爱好
者。”众人寒暄过后，一位光头汉子逐
一介绍宾客，吴小丁一时记不全众人
头衔，索性默坐一旁。

几番谦让，众人簇拥着王科长坐
了主位，其余人依序落座。吴小丁挨
着曾阿牛，坐在靠门的末席，恰好是
上菜的位置。

茶过三巡，王科长扭头问吴小
丁：“这位朋友看着面生，在哪高就？”

“我在市环保局工作。”吴小丁含笑
应答。

王科长眼睛一亮，一拍大腿：“原
来是同僚！怎么坐这儿受累，快，换
个座！”身旁的刘记者立刻起身，当即
与吴小丁调换了位置。

闲谈间，东道主老陈忽然问曾阿
牛：“老同学，上次你说介绍市场管理
局的朋友相识，这都多久了，怎么还
没动静？”

“那位梅科长确实忙。”曾阿牛转
向吴小丁，“他跟你是同学，到时你出
面打个招呼，想必能来。”

吴小丁挑眉：“你说的是公平交
易科的梅大保？这小子还是这般摆
谱，下次我得敲打他几句！”

老陈闻言腾地起身，满脸热络：
“原来你们是同窗！怠慢怠慢，快，您
往上坐！”不由分说让出自己的座位，
硬是把吴小丁推了过去。

一直少言的张主任这时开口，语
气带着几分笃定：“听您口音，莫不是
乌油县人？我认识一位领导，跟您一
样把‘谦虚’说成‘谦修’，‘需求’说成

‘修求’，‘女同志’说成‘扭同志’，地
道的‘乌油普通话’。”

吴小丁朗声大笑：“咱乌油人的
山野腔，藏都藏不住。不知你说的是
哪位领导？”

“ 市 教 育 局 职 教 科 的 朱 荣 华
科长。”

吴小丁再度失笑：“朱荣华是我
妻舅，你们倒是熟络。”

张主任连忙起身拱手：“失敬失
敬！原来是领导的姐夫！快请过来，
坐我这儿！”旁人七手八脚将吴小丁
的座位挪到了王科长身旁。

落座未久，王科长忽然若有所思
地开口：“朱荣华和我是老交情了。
他姐夫……不是市环保局副局长吗？
莫非就是你？”

吴小丁含笑点头：“不瞒你说，我
和他是互为姐夫和小舅子。”

没等吴小丁反应过来，众人已合
力将他连人带椅抬到了饭桌正中
位置。

换位
●李伟明


